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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武自然是内蒙古大草原杀出的一
位“黑马”诗人，以其颇具辨识度的写作姿态
进入诗坛，即引起关注。武自然出生于内蒙
古赤峰市，身为地道的汉族，如何成为一位
激情四射、音色纯正的草原“歌手”？这样一
种诗歌发生学的奇妙过程是怎样完成的？答
案并不复杂，只因武自然深爱这片他生于斯
长于斯的大草原，蒙古族历史与草原文化的
前世今生，已经植入他的灵魂深处。武自然
视自己为草原之子，在熟悉他的朋友眼里，
他更是一位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草原
赤子，其生命气象早已与草原大美荣辱与
共。同时，他又完全没有“土著”化，而是以

“他者”的视野跳出民族的身份，从各个维度
和层面感知草原，透视草原，体味草原，思考
草原，以此构建自己诗歌写作的精神坐标和
诗学核心。多年来，武自然养精蓄锐，笃定如
一，坚持以诗歌为载体，殚精竭虑，厚积薄
发，为读者送去草原文化的生命气息，最终
完成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的诗歌美学书写。

武自然诗歌展现出的种种与草原意象
相关的风物景色，在当下美术、摄影、歌曲、
舞蹈等音画制品、舞台表演和影视作品中，
其实并非鲜见，却能给予读者一种陌生化的
惊艳效果，这不是偶然的。在世界史的长卷
中，蒙古族作为曾经的游牧民族，有其辉煌
的历史、独特的民族风情、灿烂的草原文化，
这些已经化为武自然的文学写作资源，并纳
入其诗歌宝典。可以从中发现，他诗歌中的
内蒙古大草原，不仅是地理学概念，还是底
蕴深厚的人文生态，具有特别的地域文化
学、人类学和美学的属性。

其一，武自然诗歌的精神归属，与生命
力蓬勃旺盛的草原文化血脉相通。与一般热
爱大草原的那些漫游者不同，武自然对草原
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亲近感。那
片土地见证了他生命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
滴，也极大拓展了他的灵魂疆域和精神境
界。这部诗集的主题表达，与其说是诗人对
蒙古族历史烟云、风土人情的惊鸿一瞥，如
数家珍，不如一言以蔽之：这些诗源于武自
然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同身受，和血浓于水的
深情大爱，于是，他把个体的小我、自我，完全
融入了深沉的草原诗意和深邃的草原哲学。
于是，我们读这部诗集，不可能平心静气，仅
仅以欣赏、吟弄甚至把玩的心态，逐渐地，你
会不由自主地被激发、被调动、被点燃，进而
产生一种想喊、想唱、想醉的审美冲动。

由于互联网的无所不在、自媒体的遍地
开花，写诗似乎成了一件没有难度、也无需
门槛的稀松平常事，一些诗歌或沦落为哗众
取宠、卖丑搞怪的行为艺术，或降格为以敲

“回车键”为乐的游戏项目。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里提出“境界”一说，认为诗词有境界之
别，境界又有高低之分。这意味着，诗言志，志
有大小，格局、境界也有大小。阿城在《大风起
云飞扬》中谈到，海顿去英国为贵族作曲，趣
味幽婉，皆大欢喜；与他同时代的贝多芬则
永远为志而作曲，第九交响乐是志的顶峰，
让人听之热血沸腾，这样的志改变了人间世
俗的生命状态，有人把此状态的改变说成是
升华，不管如何形容，总之境界是不一样了。
武自然的《啊哈嗬咿》突显了这种状态，他写
诗从不会故作深奥、故弄玄虚，而是追求一
种直抵内心、直击灵魂的诗学表达力量。

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正处于从乡土中
国向都市中国的转型期。当土地乡愁引发的
文化怀旧开始蔓延，这种原乡情结便是许多

“新乡土诗人”写作的动因或诱因，他们的笔

下多是岁月挽歌，武自然不属于挽歌诗人，
而是一位有着明确诗学理想的“歌者”。他对
草原文化的回眸与凝视，虽然也散发着岁月
的乡愁味道，但更多的是敬畏、是谦卑、是礼
赞，这一切不会因社会潮流的起伏而衰朽、
而凋零，就如同他笔下的蒙古马，“生于高原
就接近了蓝天/鬃在劲风中飘逸/头向蓝天
昂起/还有驰骋中/腾起的马蹄//生于高原
就与高原生死相许/一生挺着脊梁向着远
方/死后还要变成马头琴/向四野向四海的
人们/倾诉着流泪的记忆”（《蒙古马》），他用
蒙古马塑造出一种自生的真正的英雄气质，
也诠释着什么叫忠诚、无私、奉献，什么叫生
命的完美。他从沙漠里顽强生存着的怪柳身
上想到，“这是/一个个士兵/在科尔沁沙地/
与黄沙搏击/浑身都是/深深浅浅的/弹洞”
（《沙漠怪柳》）；他仰望天上的云朵，看到了
命运的奥秘所在，“不管怎么灿烂/也都是瞬
间//不管如何恐怖/也都会消散”（《云朵》）；
他以牧人的身份感恩“勒勒车”的养育之情，

“如向日葵/把一生的微笑/交给太阳/牧人/
把一生的家园/交给了你”（《勒勒车》）。俄罗
斯诗人勃洛克曾如此追问，“什么样的人是
诗人？是那些写诗的人吗？不，当然不是。他
之所以被称作诗人，并不是因为他写诗”。只
有用生命状态激活了写诗的美学冲动，并通
过真切的表达而感动了更多热爱生命的人，
才无愧于诗人的称誉。

其二，武自然的诗学元素，与中国古代
汉语民歌和蒙古族民歌的美学渊源一脉相
承。表面看来，武自然诗歌的抒情方式比较
直接，貌似传统，甚至是逆势而动，正如吉狄
马加在诗集序中所说的，武自然这种写法是
需要勇气的，显而易见，没有扎实的写作内
功很难奏效。其实，他的写作单刀直入，短兵
相接，显示出的正是一种捕捉、提纯、概括、
浓缩、升华的写诗能力。

“啊哈嗬咿”可称神来之笔，会使人联想
到那首南北朝民歌《敕勒歌》，作为诗集题目
也有点睛之妙。“从远古涌来/就生生不息/
唱过四季/唱下泪滴/唱碎风雨/唱得鲜花遍
地/啊哈嗬咿//飘过天际/飘向心底/飘入梦
境/飘得心旷神怡/啊哈嗬咿”。单独看，“啊
哈嗬咿”只是四个互不相干的普通汉字，四
个字义再简单不过的语气助词，组合起来却
石破天惊，引爆全诗，产生惊世骇俗的情绪
震荡，成为蓝天白云、大漠草原，成为诗与
歌、音与画，成为苍茫历史、岁月长河，无论
内涵还是形式，无论音节还是视觉，都构成
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诗学美感。这首诗

视野开阔、通古贯今、意绪苍凉，诗的结尾，
“啊哈嗬咿”的词语垂直呈现，视觉上也造成
了一种冲击力。其韵律递进有序，可以被用
来歌唱，而我更喜欢在心里默读，在默读中
体会岁月沧桑、生命大爱。

武自然的许多诗是押韵的，朗朗上口，
韵律优美，能够被唱出来。一些段落里的语
句重复，是蒙古族民歌常用的情感抒发方
式，被武自然了无痕迹地融化于作品之中。
这部诗集中的《啊哈嗬咿》《陶爱格》《亮丽北
疆》等作品，都被谱曲演唱过。其中的《陶爱
格》更有民谣味道，“天上云儿朵朵/地上风
儿掠过/羔羔饿着叫妈妈/额吉唱着/陶爱格
陶爱格//天上繁星闪烁/地上点点灯火/羔
羔 急 着 叫 妈 妈/额 吉 唱 着/陶 爱 格 陶 爱
格……羔羔跪下来嘬着爱/爱是温馨记忆酿
出的歌/感恩是泪水绽放的花朵/陶爱格陶
爱格/陶爱格陶爱格”。这首爱意满满的诗，
是武自然被羊羔、驼羔流泪跪乳的故事感动
而写的，一唱三叹，令人动容，很快便由蒙古
族作曲家斯琴朝克图谱曲，梅林组合演唱，
从而传播开来。这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一个
曾被忽略太久的事实，歌唱性在诗歌中的艺
术功能最原始、最本真，也最容易引起共鸣
效应。诗歌的说唱性或者说歌咏性，由于美
学评价系统有异，一直存有争议。2016年度
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继而受到
质疑。诗与歌，如果都拥有文学的灵魂，为什
么不可以奖励？奖励鲍勃·迪伦就是奖励人
的灵魂、文学的灵魂，能够引起更多的灵魂
共鸣，难道不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吗？面对武
自然的诗歌，我们可以说，他写出的是草原
文化的精神和气象，唱出的是人的生命大
爱，这也正是文学的灵魂所在。

其三，武自然把“抒情”的诗歌功能发挥
到了近乎极致，应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诗歌
美学的有力传承。“抒情性”是源远流长的中
国诗学传统，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看，《毛诗
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一语中的。远的不说，“抒情性”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早已形成共识，郭沫若认
为：“诗是情绪的直写。”闻一多的观点是：

“诗家底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
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徐志摩主张：“诗无
非是由内感发出，使人沉醉，自己也沉醉。”
梁实秋直言：“我总觉得没有情感的不是
诗。”这些看法也暗合一些欧美诗人的观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诗人沃伦的说法：

“一首诗如果不能把你从头到脚完全打动，
就不是好诗”。显然，人类文学的几个永恒母
题，剥离情感内核，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新
世纪以来，现代诗歌语境悄然一统天下，“抒
情性”在诗歌写作中已经乏人喝彩，一些诗
歌“新生代”极端化地排斥“抒情性”，在戏谑
崇高、削平思想、以丑为美的单行道上一路
狂奔，“放逐抒情”几乎成为写诗的必清障
碍。武自然不为所动，坚持视“抒情”“言志”
为诗人的天职，在价值观整体下沉的诗歌写
作中，对一种高贵的诗学信仰不离不弃，值
得尊敬。

在《长调》一诗中，读者听到了一种如天
籁般的抒情之音，在天地万物之间激荡不
息，回音缭绕：“酿了很短很短的歌词/心儿
那么一开/便被唱得很长很长//如绿草的地
毯铺到天边/像花儿遍地开放//被岁月雕刻
得如石头一样的男人/唱起它瞬间便被握住
了/深沉的情感婉转的衷肠/被白云擦拭得
如蓝天一样干净的女人//唱起它就让人牵
挂/泪湿襟前珍珠般明亮//所有的日子/都

被它拉着跨过了门槛/抑或喜悦抑或悲伤/
它比勒勒车的辙印还长/它解读着辽阔/它
在天地之间/在心灵之间繁茂地生长”。这时
候，我们不是在读诗，而是沉浸在谛听与默
思之中，思绪随岁月风云，在白云蓝天之间、
无边草原之上遨游。

还有，“妈妈，一经失去你/记忆接住的/
都是温暖的泪滴//时间清晰/地点清晰/唯
有想你/没有时间的痕迹/没有地点的痕
迹……痛苦时想你/欢乐时想你/梦里想的
也是你/妈妈，我在四面八方想你/想你呀妈
妈，我在一年四季”。这首《妈妈，我在四面八
方想你》，诗人用“四面八方”“一年四季”表
达肝肠寸断的思母之情，句句揪心，使人潸
然。这样的抒情短制可与长歌当哭相比，是
人性最纯洁、最柔软、最真实的至爱表达。

一部底蕴复杂的作品，往往其形式也是
内容，内容也是形式，两者交融，互为因果。
比如《啊哈嗬咿》一诗，形式与内容是天然的
整体存在，我们无法在诗中剥离出哪些是内
容，哪些是形式。极具探索意味的《辽阔草
原》，全诗寥寥几行，没有任何词语，甚至没
有文字，只有孤零零的六个标点符号：

“！/——/？/……/《》/！！！”，六个标点符号可
以理解为大草原千差万别的不同形态、隐喻
和意象，标点符号是抽象的，却有道不尽的
留白，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对于诗人，非如
此，不足以表达感受辽阔草原的五味杂陈。

武自然诗歌多篇幅短小，没有驳杂的外
观和繁复的修辞，明白如话，却哲意深长。比
如，“睁开眼睛/远方明亮//闭上眼睛/一片
星光”（《眼界》），“明知/会凋谢/却/快乐地/
盛开着”（《花儿》），灵性闪烁，诗意葱茏，含
英咀华，余香袅袅，使人想起泰戈尔的某些
深邃小诗。“乌云是天空的疤痕/闪电是手术
刀/切得彻底而认真”，是对一种天气变化的
描摹，逼真而奇幻。“男人的力/把风搅乱/把
云搅乱/搅乱的还有/女人的心”（《搏克》），
动感十足，意趣盎然，属于蒙古族彪悍硬汉
的大写意。“一个英俊少年/手握套马杆/在
雕花的马鞍上/舞动着灵感/他用力将绳儿
一抛/直向蓝天/套住白云一片”（《套马杆套
住白云一片》），则轻盈灵动，画面美感扑面
而来。还有，“大地的嘴唇/已经干渴出皱纹”
（《雨季来临》），“一个成语活了好多年/字义
被都市碾压成碎片”(《车水马龙》，这类暗含
刀锋的修辞在诗集中比较少见，印证了武自
然诗学借鉴的多样性。

此外，诗集中的多数作品都精心配有注
释，堪称微型美文，里面容纳了历史、方志、
传说、风景、器物、民俗、掌故、植物等内容，
知识广博，品类杂多，有蒙古族历史知识和
民俗生态的小百科之妙。这些注释是对过往
草原文化记忆的唤醒和强调，与诗歌互为辉
映，相得益彰，蒙古族的历史基因和草原文
化对武自然生命人格和诗学气质的深刻影
响，可见之一斑。

总体说来，武自然的诗歌，以简约的方
式表达丰腴的思想，以朴素的样态展示深邃
的哲意，以单纯的诗句传递复杂的美感，这
与他的诗学视野的深阔远大、写作趣向的高
迈大气是分不开的。这样的诗学追求和境
界就像他的名字：武自然——不是文绉绉书
卷气的自然，不是小家子气的自然，更不是
顾影自怜的自然，武自然拥有的自然是动态
的、激荡的、昂扬的、跳脱的，传统与创新互
通，粗粝与柔软兼具，浩渺与精微皆存。在这
个过程中，武自然以独特的语境，为诗歌写
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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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写好了这本《三秋
重唱》的“跋”并且一直以来并没有要写一个
自序的强烈愿望。因为那时候我好像觉得要
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我特别担心雷同的文
字和生活，没意思。

而在新书就要付梓的时候，我忽然意识
到，如果我此刻再不写下一篇文字来表达内
心，我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是一件可怕的
事，我的职业和使命就是为别人寻求机会，我
当然也可以为自己寻求，也为自己表达。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把序放在正文前
面，是告诉读者这是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而让自己也一并审视一下这些文字，并且看
看自己的过往，都干了些什么。

1998年连续100天写下的文字，早在
20多年前就有了读者。至少有我的父母亲，
后来也有家人朋友读到过。1998年夏秋，我
一个人住在一个校园里，就有人跟我说，这是
你的《瓦尔登湖》，这是你的“一个人的校园”。
我和操场、野花、雨水、黑板报、老工友、乡村
街道、夜晚与黎明、阳光的尿骚味儿、秋天的
丰收在一起。我有梦想，在梦想里焦虑和忍
耐，踽踽独行。其实，那时的文字里可能也有
爱情，不要提起那些年轻人的事了。只有人到
中年，才能知道自己也曾年轻过并且珍惜。
1998年的文字基本上保留了原样，有删节和
润色，但没有后来进行的虚构和加工。

2008年，除了9月21日我找到1998年
手稿之后的少数几天，我并未按照1998年
对应的100天时间写出同主题相应的创作
型文字。所幸我写日记，所以那些时光里发
生了什么，还是逃不过我。我就从2018年7
月1日开始，一边以现在进行时忠实记录当
下，一边回顾10年前2008年的那段生活。

2008年虽然有所遗憾，但现在看来，恰
恰2008年的文字又显得有点意思。这是因
为，相对而言，在我繁忙的律师生涯里，
2008年是我文学创作的一段旺盛时期。在
2008年的那100天时间里，我写了大量的
文字。我把那些当年的文字镶嵌在这个作品
里，有点恰如其分的感觉。文中的《从呼伦贝
尔开始》《西湖纪行》《行走吉林》都是我同时
期写下的文字，这弥补了刚才所说的遗憾，
而在那时这也是“现在进行时”的当下文字。
如果说这些文字和1998年或者2018年的
专门创作文字不同，但至少是描写了那段时
间的生活，而《露天电影》《死亡话题》《我与
庞标》等章节则是从2008年这个时间坐标
延展开去，所思所想所见，人间故事写什么
都是可以的，世界那么大，万象都可以让内
心包罗，再跃然纸上。

2008年还要特别指出的文字是《奥运
杂记》，和《从呼伦贝尔开始》一样，这更是纯
粹进行时态的写作，这不是我独有的生活，
而是国人共同的。我从体育写人生，有体育
的评述，也有人生的况味，也有时代的呈现，
也可以说是北京奥运会的小切口的全景图，
甚至把镜头拉远，回溯到了1984年洛杉矶
奥运会时候世界的样子。

我在2017年秋天到鲁迅文学院读书的
时候，就准备着等到2018年7月1日那天，
我重新开始。发生什么，看到什么，都是在路

上。我当然不知道这100天会遇到什么，但
我当然也可以说是大概知道，因为世界杯足
球赛在踢，我的律师事务所重新创业，我的
生活将与此有关。写到10月9日那一天戛
然而止，有什么算什么，生活还在继续，就如
同大河继续东流，很多未来不可预知，而我
们毕竟看到了已经看到的。

既然提到了世界杯足球赛，那就再啰唆
一句，1998年的这段日子里有世界杯，到了
2018年还有，我20年来枯坐长夜，青春是
一场踢不完的世界杯，而我毫无希望地断续
写着，一晃半生过来。夹在中间的2008年还
有北京奥运会，我不是运动员，我跟体育也
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写这些，我只是想说，
人生是一场竞赛，是火的战车。

2018年的文字在我自己看来，比较起
20年前也没有太大进步。那时我写着，把其
中的一些章节也给几位同道中人看过，有人
诚实地说，这没有什么意思，杂乱而散漫。也
有人说，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真实才是这
样文字的价值所在。还有人说，很有价值，文
章要看内容，而这种写法也是别开天地，有
独特之处。又有人举出了《浮生六记》的例子
说，未来回过头来看，才能更清楚地看这个
作品。他们谁说的对，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2018年的文字里，还有一些我
对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和对一些作家作品
的评价。我的一位同学说我在模仿俄罗斯帕

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诚实地告诉
他，《金蔷薇》我没有读完，或者说只是翻过
而已。我还把比如《共享单车的一些思考》
《乒乓人生》《生活在酒店》等杂文，《读书与
藏书》《再谈读书》等读书感想，以及和出行
相关的《公共汽车》《乘着地铁去远行》《自行
车往事》《高铁时代》等一系列散文放在了
2018年的文字的后半段当中。这样做不仅
是因为这些文字确实是同期写的，另外我想
让这个文本看起来尽量丰富一点，隐秘的时
空像多重的梦境，也像多层的花卷儿，这样
才好看又好吃。这样的写法让这个文本有点
像一个散文集，但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也能是
一个长篇散文，就像生命大山一样，每天的
生活也不能完全是连续的，翻过一个山峰，
还有下一个，这是一座绵延的山脉。

1998年、2008年到2018年，时间是我
排列前进的士兵，也是我打光的子弹。

在我写作《三秋重唱》的那段时间，我同
时还在写着一个叫作《乡关何处》的东西，我
甚至想过要把这两个并不是太相干的文字
整合在一起。文中多次提到，我1998年一个
人所在的地方实际上是我的故乡，我从城市
回到故乡，然后我从故乡再回到城市。

一个文学人的精神源头很可能是故乡
和童年。打开这本书的目录，看看文字的标
题，我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竟然还是小南河
这个地方。《小南河和大南河》《再说大、小南
河》《去了一趟小南河》《西楼和小南河》……
小南河这个乡村是我的故乡，西楼这个城市
也是我的故乡。乡村和城市，哪里是我的故
乡，现实和梦想，我将何去何从，积极前进和
消极抵抗很可能是一回事，痛苦和希望都是
写作者写下一行文字的原因。

激荡着生命大爱的草原诗意表达激荡着生命大爱的草原诗意表达
————读武自然诗集读武自然诗集《《啊哈嗬咿啊哈嗬咿》》 □□黄桂元黄桂元

■三味斋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长城内外则是中国古
代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作
为“物”的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的象征。大运河沟通京津、燕赵、齐鲁、中原、
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并连接海路，与域外
相连，被视为“流动的文化带”，呈现了多元文
化交融并存的共同体意识。长征胜利翻开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崭新篇章，长
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
魂”。韩子勇主编的《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
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一书，将其并置一
著，提纲挈领地勾勒了黄河、长城、大运河、长
征在中华多元文化及共同体意识凝铸中的意
义与价值。

笔者因为近年承担“北运河流域民俗文
化普查及民俗志编纂”项目，对大运河文化经
历了从陌生逐渐走向熟悉的历程。在读完《论
纲》一著后，对其中“大运河文化论纲”一章感
触颇深，著者用2万余字从“水”“运”“道”的
哲学、文化蕴涵统领了大运河文化脉络。“智
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在古代儒家、道家
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上善若水”更
是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水的崇信，至今在中国
很多地域和民族中还留存
着古老的水信仰，葫芦生
人、洪水神话、大禹治水等
是民众对于洪水、治水等
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彰显
了民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思想与智慧。中国的水域
以东西流向为主，这样南
北交流、沟通就成为古代
的天然屏障，而大运河的
开凿恰好解决了这一问
题。随着地理上南北贯通，
政治上的南北割据逐步被
消解，随之实现经济上的
南北交流、文化上的南北
互融，故有“飘来的紫禁
城”之说，运河两岸更是市
镇繁荣，文化兴盛，一改从
前所流经地域的“村落”本色。如北京通州张家湾，从元至明代一
直是北运河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在时人的书写中，它“为潞河
（即北运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
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

对于大运河文化论述，此著对“运”的观照可说独辟蹊径。论
著从《庄子》《说文解字》梳理了“运”的意义、字源，继而从“历史
整体之运”阐释了大运河将自然气运、生民命运乃至国运连通。
这一层面，论者更多关注的是历代政权对运河开凿的筹划，“顺
势连通国家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实现国家战略规
划”，统一调配“运粮、运盐、运货、运兵、运商、运客”，维护了社会
秩序良性运转。目前运河流经的很多区域其漕运功能已经丧失，
从行政建制上已不具有实际功能，甚至边缘化为一个小小的村
落，但曾经因运河形成的文化记忆却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如曾
经为北运河重要的码头里二泗，过去是“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
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坐落于里二泗
的佑民观，“祀碧霞元君，岁丰则正月初至元宵必举香会，合邑若
狂，其会有钟旛、高跷、秧歌、少林等目，以及弄狮、舞灯、跑马、跳
驼，诸技无不毕至，余适一遇之”。其文化、经济远远超越村落实
体“里二泗”，从社会秩序而言，既有当时中央政权所设置的水运
管理体系，也有地方的社会治理系统，而今这里归于一片寂静，
但曾经的官方秩序及地方社会治理系统留存于当下里二泗的

“行香走会”仪式和民间俗信秩序中，同时也在当下村落社会治
理中继续发挥作用。

此著对于大运河的阐释，第三个着眼点选择了“道”，以“道
济天下”统领了运河作为“水道”“商道”“世道”不同层面的意涵。
作为“物”的水道，承载了历代政权“广济八方、惠民利生、运通天
下”的诉求。因为运河的开凿，“水运”兴起，打破了传统“陆运”的
单一中心化，而且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井文化迅速崛起，这在
宋代已较为显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载有“人烟浩穰，添十
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城镇的发展使人口激增，也激发了
手工业的活力和消闲娱乐的发展。这些在当下运河沿线的城镇、
农村依然有大量留存，比如大运河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工
艺、民俗游艺所占比重较大。如2018年6月1日，在江苏淮安举
办的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中，河北草编、江苏乱针绣、苏州
评弹、金湖秧歌等引起关注。基于“水道”和“商道”，在大运河流
域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文化交叉、交融的地域和文化景观。运河文
化以“在地化的知识体系”为基础，重新塑造着连接自我—他人、
地方—世界的多重关联网络，为运河沿线各地域的“认同”提供
了一种物质表征和真实存在。运河景观又将物质现实转化为身
份认同的代表性符号，在大众化、景观化及符号化的过程中生成
与呈现新的意义与逻辑。运河文化的地方建构遵循着传统的地
方肌理：以河道水系为框架，与既有地方传统风貌形成一个“完
整的”“可生长”的文化整体，逐渐成为一种展现社会文化身份认
同、价值观与意义的显性方式。如北运河一带，运河“停漕”后，这
些历史悠久的村落作为运河文化在当代社会传承的重要载体，
其村落中民众的生活实践与“运河”水域的关系；对运河记忆被
唤醒与激活后，所建构的超越地域的村落文化认同及在遗产化
语境中，运河记忆通过构建共享的文化实践，从文化传统、文化
规范与准则等层面对村落文化多维认同体系的形成之价值与意
义；作为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技艺，在运
河失去其以漕运为核心的交流功能之后，它们依然对村落生活
具有重要影响；民间传说是民间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
并呈现了北运河沿岸民众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因此它成为
了解运河沿线民众生活文化的重要窗口。

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文化更
加引起国人的关注。《论纲》一著通过“水”“运”“道”对大运河进
行了总括式论述与阐释，其有利于读者了解繁杂多样的大运河
文化。当然，我们也期待在此论著的基础上能出现更多对大运河
文化细致梳理之作，进一步推动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并为国家
大运河文化公园的建设建言献策。

（《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
子勇主编，副院长周泓洋、祝东力任副主编，该院十余位学人共
同执笔。该书共分四部论纲，其中，“黄河文化论纲”由任慧、李
静、肖怀德、鲁太光执笔，“长城文化论纲”由王玉玊、谷卿、刘先
福执笔，“大运河文化论纲”由唐嘉、杨秀、李修建执笔，“长征精
神论纲”由杨娟、李静、秦兰珺、鲁太光执笔。）


